
開放文學開放文學  -- 神鬼仙俠神鬼仙俠  -- 龍山四友龍山四友
三十四、冷雨秋宵　驚來巨寇三十四、冷雨秋宵　驚來巨寇

　　公亮、虎女不料來勢這等神速，縱得又高又遠，落地無聲，幾乎被牠嚇了一跳。同時看出那黑影雙目金光四射，飛將起來宛如

流星過渡，認出那是異獸紅牤，好生驚奇。公亮知道紅牤既然去而復轉，去路又在村後險僻之處，分明敵人業已大舉來犯，奉命來

此相助。有此猛惡無比的異獸，比添十個能手還要得用，單那神力便非人所能敵，心方一寬。　　虎女忙說：「紅牤打手勢，要我

們朝野兒來路馳回，也許有事發生。野兒業已遇敵，因其貪功好勝，未發信號。此人生具異稟，力大身輕，人也極好，只是性暴心

直。老賊婆蕭五姑恨毒我們，恩師所賜皮衣本為對付她的毒藥暗器，今夜忽命紅牤送來，必是女賊婆領頭來犯，想要行刺。

　　「大哥也得了信，知道女賊徒黨眾多，本領又高，恐其漏網，想先下手除去，故意放她進來，等其會合，方始下手，一網打

盡。表面令我夫妻搜敵，實則故意支開，事前也不明言，以防女賊機警，我們先有成見，被其看破。依我猜想，賊黨還是前面來的

居多，也許分成前後兩路。村後這面雖有賊來，決不會多，非但二虎奉命防守，等敵人剛一過崖，便即暴起撲殺，不令逃走，連紅

牤也是為此而來。

　　「他們多半埋伏在缺口邊界危崖之下，所以看他不見。野兒天真義氣，看他心意雖覺上了女賊婆的當，仍以為受過她師徒的恩

惠，不願與之為敵，聽說用詭計收他為徒的狗男女尚還未死，莫要孤身走來，狹路相逢，想起前情，不好意思出手，反為所制，我

們快些走吧。」

　　二人一路飛馳，借著沿途山石林木掩蔽，一路查看過去，晃眼走出多半，相隔平台只有小半路程，方覺無什動靜，野兒偏是不

見。又疑他和伊萌交厚，恐其獨留遇賊，寡不敵眾，中途折回，前往相助。剛由樹林繞出，想順湖邊一列山石往前馳去，忽然瞥見

平台上面的風雨燈突然點起十來盞。

　　那燈均是婁氏弟兄巧思特製，非但燈光明亮，不畏風雨，燈桿也是鋼鐵製成，十分堅固，高的好幾丈，最低的也有一丈多高，

垂向四外，燈光的高低大小和光色均可隨意變換，本是平日全村人眾夜間操演作為號燈之用。自和西山成仇對敵，極少點用。

　　偶然夜宴，至多點上兩三盞，並將燈光放低，不讓外人看出，另用竹吹銅笛和另一種隨身燈筒，旗花響箭，傳達信號。這時忽

然點起甚多，並將當中弔桿上的三盞主燈一同高吊起好幾丈，四外還有好些矮燈，照得平台頂上一片光亮，空中雲連霧均被映成了

紅色。風勢早止，天空中已有雨點下落。

　　二人心想，此是何人所為、伊萌雖是膽大淘氣，但極機警細心，決不會做出這樣事來。心方驚疑，忽聽前側面有人喝罵之聲，

野兒也在其內，似和對方爭論，料知方才所說業已應驗。又聽出對方口風兇惡，野兒似已為人所制，心中一動，忙即悄悄趕去。到

後一看，野兒上身所著羽衣業已被人脫去，不知用什方法將其綁在樹上，正在鞭打。

　　野兒並不害怕，也未反抗，在對方燈筒光中急口喝罵，並還勸說，要來人急速逃走，否則休想活命，語聲卻低。對方兩男一

女，一個手指野兒，咬牙切齒，惡狠狠低聲咒罵，一個手持鐵鞭朝野兒威嚇，拷問虛實，到時剛剛打下，業已挨了一鞭。

　　第二鞭剛剛舉起，那賊正怒喝：「忘恩負義的畜生，快說實話，否則休想活命！」

　　野兒挨了一鞭，好似激怒，轉口怒喝：「狗賊休要不知好歹，當我真個怕你，不能反抗麼？」

　　當地偏在崖後樹林之中，地最偏僻，輕易無人走過，虎女最愛惜這兩小弟兄，見野兒一件最珍愛的羽衣被三賊剝去，二男賊一

個正朝平台那面張望，一個毒打野兒，拷問口供，所用兵器也被那賊搶去插向地上，並把鐵流星奪在手裡，看意思野兒再不答應，

便用鐵錘下那毒手。第二鞭也掄將起來。不禁怒火上撞，冷不防揚手就是好幾枝連珠飛針，照准男女三賊打去。

　　持鞭那賊正是野兒受愚拜師的男賊徒冉恭，方才如和伊萌同路，並不至於遇險，也是所穿羽衣在暗中發光惹出來的禍事。這男

女三賊徒受一賊黨指教，老早便由西山繞走百餘里，由東山出口那面偷愉入山，徑由村後缺口偷偷掩進。這時二虎業已趕到，因有

九個賊黨當先在前，分路掩來，恰巧到在三賊前面。

　　剛剛攀援下崖，便被二虎分頭截住，當時撲死了五個。下餘四賊本領頗高，虎正在拼鬥，三賊恰巧趕來。為了賊師蕭五姑年紀

越老，性更剛愎好勝，連遭失利，心中痛恨，口氣還是那麼驕狂任性。這伙賊黨見她倚老賣老，俱都不服，當夜便因雙方互相諷

刺，全被激怒，約好分頭行事，以暗殺為首敵人打賭。

　　表面同仇敵愾，實則互相嫉視，都恨不得對方丟人現世，身敗名裂，自己成功得勝，揚眉吐氣。男女三賊徒本領既高，人更刁

狡，奉了女賊婆之命兩路夾擊，亂殺一陣，去分仇敵心神。

　　女賊婆本人自恃名頭高大，同黨又多，還要裝腔作態，登門討戰，表示她的身份，不做偷愉摸摸舉動，暗中卻把徒黨分成幾

路，用的全是詭計，這男女三賊便是其中之一，剛一上崖，便聽喊殺慘嗥與虎吼之聲，朝下一看，四人兩虎正在相持，記恨前怨，

非但沒有出力相助，反而想下詭計，說上一套便宜話，假說此是神虎，十分厲害，非人力所敵，不乘此時逃走必為所殺。

　　你們都有本領，我們甘拜下風，無法相助等話。一面看好下面形勢，仗著一身輕功，二虎又被下面四賊絆住，用飛抓套索輕悄

悄繞著崖頂，尋到下降之處，乘機越過。當地雖是一條急流洶湧的深溝，兩面危崖相隔卻只三丈，又是一高一低，上面草木繁茂，

荊棘叢生，不是秋深木落，連個插足之處都沒有。對面危崖又極陡峭，三面森林包圍，春夏間毒蛇最多，並有大片污泥，連在當地

久居的村人都無一人去過。

　　三賊原是貪功心盛，無意之中遇到巧事，崖壑又極曲折，連那麼靈警的兩隻大虎均被瞞過。早就聽說神虎奇跡，知道人雖越

過，前途吉凶難定。又見全村黑沉沉，靜悄悄，通不見一個人影，靜得怕人，越料不是尋常。想起以前幾次來人失蹤之事，落地之

後反倒有些膽怯。後來商量了一陣，決計覓地隱伏，先不發難，等到乃師和同黨相繼趕到，發出信號，再行下手。

　　正順湖邊樹林朝平台側面掩將過去，天氣陰黑，也看不出人家房舍是在何處。行至中途，方始看出人家多在東岸。西岸一帶肢

陀起伏，不是山石林木便是田畝菜畦。正在加急前進，猛瞥見對面飛來一蓬白影，在暗影中發光。野兒這件羽衣男女三賊見過多

次，已有一點疑心；後又看出身材高矮相仿，已快由側面走過，女賊越看越像，隨口噫了一聲。

　　野兒始終不信仇敵會由村後掩進，只因平日公亮，虎女對他關切，心中感激，反正無事，不願違背，便跟了來。來就覺著側面

林中有極輕微的響動，心已生疑，未容停步，又聽聲息，當時警覺，自恃膽勇，一緊手中尖刀棍，便縱將進去。

　　三賊自然一見就認識他，知已降敵，先恐倒戈為敵，還不敢冒失動手，特意引往隱僻之處，見他不曾出聲呼敵，喊人來攻，心

方稍定，轉身笑問：「野兒，你怎沒有良心投降敵人？」

　　野兒到底人太忠厚，雖經師長同門解說，明白善惡邪正之分，終覺以前受過賊徒冉恭、仇香雲夫婦的師恩，當初如非這兩人早

已葬身冰雪之中，就是受愚拜師，也曾有言在先，說自己已有師長，受恩深重，此時雖尋不到，將來相遇仍必重返師門，不能怪他

沒有信義，對方也都答應。

　　女賊婆師徒人雖淫凶萬惡，對於自己總有好處，不應倒戈相向，與之對敵。見人之後，越發觸動舊情。上來心亂如麻，既覺邪

正不能並立，三賊此舉關係全村安危，如被得勝，東西兩山土人從此墮入地獄，不得超生；但要自己下手殺他，心又難安。

　　正打不起主意，好生為難。聞言臉更發熱，心裡亂跳，暗忖：對方雖是惡人，我也不應恩將仇報。恩師之命又不敢違背，幫助

他的仇敵，禍害兩山土人，更是極大罪惡。

　　忙中無計，以為一個人必能明白利害，妄想兩全，苦口勸告令其逃走，兔被各位英俠發現，送了性命，總算報了師恩，也不至

於危害村人。這兩人如能夠改邪歸正，以後見面仍當師長看待，照樣恭敬。否則心已盡到，惡人終有惡報，我不與之為敵，別人殺



他也不相干。

　　念頭一轉，還當主意想得高明，便喊：「師父，此事不能怪我。我早和你們約好，如遇昔年救我的恩師，不論何時何地，我必

隨之而去，決無反顧。那日隨同諸位師叔來香粟村窺探行刺，不料敵人厲害，全數殺光，只我一人與敵拼鬥，彼時怒火攻心，絲毫

不曾惜命貪生，正想殺一個夠本，殺兩個是利錢，把命拼掉都可，決不丟人。

　　「忽有兩人先後凌空飛落，內中一個姓尹名公超，正是我昔年救命恩人，曾允收我為徒弟的恩師，我日夜時刻都在想他，不是

一年。休說他知我受人愚弄，拜人為師不是本心，仍允收我為徒，便是因我助紂為虐，殺死除害，我也心甘情願，決無話說。因此

來的人只我一個保得活命。

　　「就這樣，我還向恩師明言受過你師徒好處，二位師父又有救命之恩，休說師祖和你倆夫婦，便是你們手下徒黨，我如相遇，

也決不願與之為敵，恩師和各位師長全都答應，事情真假早晚自會知道。當初曾經約定，不能說我忘恩負義，我如沒有良心，休看

你二位是我師父，真要動手，並不在我心上。

　　「何況這半個月來，連經恩師和各位師長指教，已與以前不同，今夜又是奉命搜敵，便我不好意思動手，只消發出警號，埋伏

立時發動，怎會到此隱僻之處，連句大聲的話都沒有說呢？依我相勸，這裡異人甚多，還有好幾位前輩劍俠在內，巴家莊虛實全都

知道。你們未來以前今夜已早得信，有了準備，不是有心誘敵，休說你們這點人，便是桐柏山五惡全家和那幾個著名的凶僧。惡道

全數發動，也休想走進一步。

　　「以前來的幾次賊黨哪一個不是好手，算計人數，未了可有一人生還，你們想也知道厲害。本來我就不便為敵，也應報警，由

他們埋伏的人合圍擒敵。只為想起以前救命之恩，只要你們能夠聽我良言，不在這裡生事，我便拼受師長責罰，設法引路，送你三

人逃回，免得同歸於盡。以後如能改邪歸正，我一樣當你師父看待，否則我也不與你們為敵，自有別人為眾除害，與我無於。話已

說完，心也盡到，聽不聽由你，但要在此鬧鬼，我卻要發動信號去喊人來了。」

　　冉賊夫婦已極兇惡，同來那賊名叫張金郎，外號黑心無常小刀鬼，本領雖然較差，人卻陰險狡詐，也最得寵，詭計多端，無惡

不作，自見野兒早就想好毒計，看出冉恭聞言大怒，氣得聲音都抖，恐其把話說錯。因野兒以前最得女賊婆的寵愛，性又疾惡，看

不起這班男女淫賊，對冉賊夫婦還能恭順，餘賊全不放在眼裡，也不受女同門勾引。

　　稍擺師長架子，立時發怒，辭色極為難堪，老賊婆偏又寵愛，一句壞話也說不進，心中恨毒。明知處境危險，仍想公報私仇，

知道野兒天性忠厚，不忘前恩，正好暗算，一半出氣，一半拷問真情，還除去一個強敵。

　　忙湊近前去，暗朝冉賊夫婦拉了一把，搶先問道：「這都不去說他，你師父當初救你性命，為你費過多少心血？姓尹的是否你

以前所說那人也不知道，聽你所說好像還有天良，就算怕死降敵，借著以前幾句談話推托，誰不惜命，也難怪你。但有一件，當你

上次失蹤不回，曾有多人說你身輕力大，機警異常，就是敵人勢盛，也應逃回，決不至於送命，多半怕死投降敵人，你師父、師娘

極口說你忠心義氣，斷無此事，並還與人打賭，不料果然降敵，大出意外。

　　「因你是個怕死貪生，忘恩負義的小人，自然傷心痛恨，你看他夫妻氣成什麼樣子。我們也早看出敵人戒備嚴密，不用你勸，

早就打算溜走，此來本是窺探虛實，共只三人也做不出什麼事，只是惡氣難消。想你當初，不遇他夫婦早已凍死冰雪之中。你如天

良不曾喪盡，容你師父師娘稍微出氣，哪怕此後雙方成為路人，見面不睬，也不相干，你看如何？」

　　野兒不知三賊拿准他不會反抗，故意借話激將，想下毒手，雖也料定張賊不懷好意，暗忖：此事左右兩難，對方真要打我一頓

便算完事，從此各不相干，脫去師徒關係，免得種種為難也是好事。一面又大自恃，以為一身銅筋鐵骨，恩師所傳內功暗中苦練多

年不曾間斷，近日連受高明指點，仗著以前根基太好。一點就透，功力越發大進，本來不易受傷；今夜又穿上這身皮衣，方才背人

曾用刀斲試過兩次，連印子都沒有。

　　最奇是兩眼冒起兩個小泡，好似蒙上一層透明的軟鏡子，刀劍竟刺不透。反正對頭無可加害，膽又大了許多，便怒答道：「你

這好惡小人，前在太行山幾次害我，我都知道。方才你拉師父的手想要鬧鬼，我也看見。你這樣無恥狗賊，我不與你多說，只他夫

婦願意怎麼都行，這氣如何出法，還要我的命不要，卻要明言在先。如想陰謀暗算，假話騙人，卻莫怪我反抗。」

　　冉恭得到張賊暗示，頓起殺機，冷笑說道：「你這小狗忘恩背叛，本應殺死才消心頭之恨，一則當初命是我救你，好歹師徒一

場，如其所說是真，重投前師也難怪你。但我夫妻教養你多年，這等結果實是惡氣難消，我也不要你幫助，此後更不認你是我徒

弟，氣卻非出不可。

　　「因我夫妻以前對你寵愛太甚，從未打罵過一次，轉眼便成仇敵路人，實在想不過味，本想打你一頓從此各不相涉，便當我是

敵人也無話說。但你天性凶野，我們又在虎穴之中，休說反抗，稍一出聲也受其害。你如稍有天良，便容我們將你綁起，放下兵

器，打你十鞭，決不傷你性命就是。」

　　野兒臉嫩心直，舊恩難忘，心想這條命本是揀來，至多被他們毒打一頓，吃點苦頭，憑自己的功力必能禁受，就被綁緊，稍微

用力，一掙便斷。對方如下毒手，再行脫綁而起也來得及。

　　立時改容答道：「二位師父如能聽我良言，休說打我一頓，便叫我死也無話說，只不許別人欺我，由你處置便了。」

　　說罷，自將尖刀棍、鐵流星放向地上，雙手一背，因不許別人動手，張賊先沒過去，只發了一個暗號。野兒深知張賊詭計挑

撥，想要害他，暗罵：「狗賊，等我挨完了打再和你算賬。他二人我雖不會為敵，你卻休想逃得活命！」

　　心中尋思，剛把手往後一背，隱聞張賊低聲說了一句黑話，以前不曾留意，雖不知說些什麼，料其暗中加毒，必有陰謀，還在

低喝：「張金郎狗賊，二位師父本無打我之意，你偏要他們做盡做絕，卻不想你們此時落在敵人天羅地網之中，轉眼就要遭報，還

敢詭計害人，你決傷我不了。」

　　話未說完，猛覺手上一緊，暗中用力一掙，勒得甚緊，這才想起賊黨所用套索看去又細又長，能夠發出五丈以外去套敵人人

馬，尋常刀斧均難斬斷，厲害已極。心雖一動，但因前在山中背人試過，曾經掙斷一次，只是費力勒得生疼。暗忖：冉氏夫婦是用

套索的好手，鐵流星手法便他所教，尤其善於綁人，又快又狠，所挽套結巧妙非常，朝人身上一抖一繞，當時全身勒緊，休想轉動

分毫，開頭頗鬆，綁緊之後外人卻難解開，他用手法一抽一抖，當時自會鬆落。

　　以前還曾學過，他那手法始終不曾學會。明知脫綁困難，心仍不以為意，一看所綁的樹是根半抱粗的杉木，正在估計少時如何

掙脫，猛瞥見女賊仇香雲已將鐵流星拿起，覺出不妙，只喝：「你們說了不算，卻莫怪我反抗。」

　　聲才出口，張金郎已將腰間鏈子鞭解下，搶前說道：「你放心，說好用鞭打你，決無二樣。」

　　野兒又喝：「我不許你動手！」

　　冉恭接口低喝：「我被你氣得手都無力，請他代打，反正十鞭，有什相干？」

　　野兒心中恨毒，暗中還用師傳內家真氣準備挨這十鞭，打完立時暴起，將張賊撕裂兩片，以消惡氣，冷笑答道：「師父，你明

有生路不走，偏聽狗賊讒言，少時逃走不脫反害自己，這是何苦！」

　　張賊不等話完，便喊：「大師兄，你去觀風，我來代你拷問，這廝雖極可惡，總算言而有信，決不至於無恥喊叫，我也只打十

鞭為止。他不知這副套索的厲害，也許還在做夢，想等打完和我尋仇呢。冉大嫂，你將燈筒取出，我還有事呢。」

　　說罷，借著女賊燈光剛將上身那件羽衣解下，野兒本是雙手被綁，從腰到腳纏了好幾圈，一頭弔向樹幹之上，腳跟雖然踏地，

上半身卻並不在樹上，也未連肩綁緊。這等綁法最是陰毒，看似全身不曾離地，手也沒有向上吊起，挨打之時卻是隨同敵人鞭棍左

右亂晃，增加許多痛楚，並還不易使力。

　　野兒自不知道，見張賊來解羽衣，並還笑說：「無知小狗，放大方些，我是怕將你心愛的外皮打壞，先解下來，打完仍是你



的，我決不要。」

　　話未說完，忽然看出野兒週身火也似紅。方才雙方相對，已覺對方神情有異，因在黑暗之中，又恐被人看出，只將燈筒稍微一

照。野兒上有羽衣，下有獸皮圍腰，行前又因伊萌說戴上帽套，從頭到腳鮮紅如血，又是那麼光溜溜的，除卻眼睛上面鼓起兩個小

包，口鼻兩耳露出一點氣孔而外，通體油光滑亮，像個赤身裸體的怪物。

　　就圍上獸皮，上面光頭也不好看，匆促之間尋不到紅布，便將白布扯了一條紮在頭上。三賊黑地裡匆匆相遇，自未理會，及用

燈筒鄰近一照，又將毛衣脫去，不禁大為驚奇。

　　女賊首先喝問：「你怎變成和鬼一樣，週身通紅，連衣服都不穿？」野兒頭有布巾未脫，知道這件皮衣穿在身上，週身緊貼，

與肉相連，宛如天然生就，對頭尚未看出，心中好笑，方想明言，張賊也在一旁喝問：「是否姓尹的老狗用藥變了你的形貌想要鬧

鬼，快說實話，免得找死，還說我們言而無信。」

　　野兒聞言大怒，低喝：「狗賊，要打快些，你早該遭惡報，莫要耽延時候，等我師叔尋來，累他兩人一起遭殃。」

　　一面又向女賊連聲勸告，令其速逃。張賊本想拷問了虛實再下毒手，一見不理，揚手就是一鐵鞭。野兒挨了一下雖覺厲害，一

則還在恃強，二則答應在先，不能不算。正在暗運真氣，看準來勢，將這十鞭打完再行報仇，一面用足全力想將綁繩掙斷、準備相

機應付。

　　仇敵單用鞭打，便由他打去；如有別的惡念，立時反擊。振了兩振，沒有掙斷，心方有點發急，第二鞭又快打下。張賊正在耀

武揚威，和冉賊夫婦低聲咒罵，準備先將野兒左臂打斷，看準左肘關節猛力打下。

　　公亮、虎女忽同趕到，看出野兒心粗膽大，被人詭計愚弄，還不肯喊，都是急怒交加。虎女出手更快，這一串連珠飛針打得又

急又准。林中黑暗，女賊手又拿著燈筒，虎女由側面暗中走來，正與張賊相對，燈光照處看得逼真。男女三賊卻沒想到樹石後來了

強敵，相隔又只丈許遠近，便是知道也難閃躲。

　　張賊恰在喝罵，口正張開，頭一針先由口中打進，穿喉而過，右手也中了一針，如何禁受得住？一聲急叫，當時丟鞭倒地。冉

恭聞聲驚覺，握刀回顧，瞥見張賊和賊妻一個倒地，一個也負了傷，急呼風緊，往旁縱開。同時又有三兩寒星一閃，驟出不意，驚

慌忙亂中忙用手中刀招架，往旁閃避，一針被刀打落地上，一針擦耳而過，將耳輪刺破半邊，覺著敵人暗器又勁又急。

　　剛負痛縱起，猛瞥見一條白影帶著一道寒光和一股急風迎面撲來，暗中看出是個女子。女賊燈筒已落，還未看清面目，正在心

慌膽寒，打算虛擋一刀，稍微招架，往外逃竄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這男女三賊都有一身極好輕功，本領頗高，冉賊更是女賊婆大弟

子，雖因多年荒淫，體質虧損，真力不濟，沒有另外四個男女賊徒厲害，究非庸手，尤其久經大敵，甚是機警，公亮、虎女要想殺

這三賊，如在平時並非容易，只為三賊一來便看出敵人暗中有了戒備，形勢不妙。

　　初見野兒時冉賊夫婦本心只想對方沒有敵意便是好事，再能勾動舊情，探出一點虛實更妙。深知野兒不是易與，只有戒心，並

無傷人之念，正在假裝氣憤，想要乘機探詢。被張賊一蠱惑，又看出野兒天性忠厚，不會倒戈相向，雖然勾動殺機，身在虎穴，到

底有些膽怯情虛，無奈敵人虛實一點不知，意欲拷間出了真情再作打算，便由張賊下手。

　　正提著心朝外張望，沒料到強敵會由後側面悄沒聲掩來，揚手就是一串飛針。張賊首先倒地，賊妻仇香雲也連中了兩針，右肩

骨已被打碎，傷勢最重，奇痛徹骨，縱往一旁，冉賊驚慌忙亂中只顧閃避，哪知前面敵人的劍還未及招架，猛又覺著身後颼的一聲

急風，暗道不好，想往側面縱逃，已是無及。

　　敵人來勢神速，哧嚓一聲，後背心已被敵人寶劍透胸而過，一聲慘號過處，虎女一雙長劍也同時斲到，瞥見公亮趕來夾攻，刺

中賊的後心，敵人右膀也被自己連刀斬落，知無生理，忙即返身改朝那女賊追去。

　　耳聽身後叭咻兩響，賊屍已倒，回顧公亮就勢一腳，將賊屍踹翻地上，朝野兒趕去，忙即低喝：「今夜來賊恐不止此，平台上

燈光奇怪。我已聽出上面有人動手，為何未見信號？我們暫時不要出聲，以免打草驚蛇，生擒女賊拷問要緊。」

　　說時，女賊業往斜刺裡逃去。虎女看出敵人不知地理，前面乃是一條死路，便將腳步放慢，虛張聲勢，專一留意側面，防她遇

阻改道逃走，想等公亮放了野兒，三面全圍，以便生擒，免被情急自殺。

　　忙中回顧，公亮已將野兒放下，輕悄悄掩往前面，野兒也拿了兵器隨後趕來，料定女賊無法逃走，剛剛掩將過去，一面取出燈

筒朝那盡頭峭壁凹中一照，女賊業已被人點倒，料是自己人所為。照此機密，必有成算，否則事前不會連個信號都沒有。

　　因那女賊還能開口，虎女正在喝問：「來賊多少？」

　　野兒也由後趕到，見女賊人已不能走動，燈筒照處，肩上鮮血淋漓，神情慘厲，一雙凶睛飽含痛淚，苦痛已極，想起昔年雪中

相救之情，心中一軟，便朝公亮求說：「饒她一命。」

　　公亮還未及答，女賊已先哭喊道：「我身受重傷，肩骨被暗器打碎，痛得攻心，本已難於活命。方才逃到這裡，忽由黑暗中閃

出一人，來勢絕快，一下便點中我的重穴，便是解開，真氣已破，至多還有十來天活命了。我已明白過來，惡人終無好下場，何況

我丈夫、同黨均已慘死，今夜雖有不少人來，看你們的防禦這樣周密，料也凶多吉少。

　　「我並不想求生，只是此時傷痛難忍，受不了這活罪。我雖不好，方才不該聽信同黨之言想要害你，到底師徒一場，請你念在

昔年情義，反正我又逃走不脫，代求他們將穴道解開，囚禁起來，給我一點傷藥，容我住上些日，好好死去，保一全屍，再將我備

棺埋葬，不要拋屍露骨，我就感激不盡了。」

　　虎女人本服軟，又見野兒天性純厚，方才敵人還在行兇，對他咒罵毒打，要他性命，轉眼之間反客為主，剛剛死裡逃生，見女

賊向他哭求，非但不記前仇，不等話完，便望著自己和公亮，大有求情之意，神情甚是惶急。拿燈一照，皮套裡面業已兜滿淚水，

女賊說得也頗可憐，越發心動。

　　方要開口，野兒看出公亮面有怒容，恐其不肯，已先跪了下去。虎女因事在緊急，平台上面還有敵人動手，不知勝負，急於問

完趕去，一摸身邊兜囊中常備傷藥還有不少，隨手取出，不等開口求說，忙喊：「野兒快起，此時無暇多談，傷藥拿去，當時可以

止血定痛，但是解她不得。問她共來多人？有何詭計陰謀？快說實話，我們還有事呢！」

　　公亮看出女賊傷重狼狽，所點又是重穴，知其無力逃走，照眼前形勢，雖有自己人在暗中主持，到底是誰，和敵人來意，賊黨

多少還不知道，事起倉猝，好些可慮，急於探詢明瞭虛實，好往平台對敵，忙喝：「女賊快說實話！」

　　又告野兒，少時將她送往左近崖洞之內藏起，暫保一命，事完再行發落。女賊平日雖極兇惡，到此地步也成了鬥敗公雞，垂頭

喪氣，心膽皆寒，一任敵人喝罵，絲毫不敢倔強，連聲應諾，只求暫時饒她一命，免去傷痛，有問必答，什麼機密都盡情吐露，說

將出來。

　　公亮人本機智，問得簡單扼要。野兒剛把傷藥代女賊上好，話也問完。三人一聽賊黨果分兩起來犯，並還各分三路進攻，用心

甚是狠毒，不禁大驚。

　　原來桐柏山五惡約來一人名叫孔炎，恰與秦氏兄弟之父有交，曾在香粟村住過半年多。事隔二三十年，休說婁氏弟兄未來，連

秦正也剛出世。因秦父喜武好友，偶往山外路遇，談得投機，先敘口盟，拜了兄弟，後來山中相訪，友情頗深。

　　本來賓主相得，準備久居下去，只為孔炎天性好色，住了不到半年，便與主人堂妹勾引成好，有了身孕，自覺不好意思；又知

秦家財多，於是卷了大批金銀細軟留書逃走，從此便未上門，彼時孔賊年紀甚輕，最喜打獵，東山地理極熟，好幾條險僻之徑連主

人平日都難走到的山路都還記得。

　　他和桐柏山五惡中的三眼神魔朱錦是兩郎舅，乃姊便是朱錦之妻，恰巧秦妹前年死去，便告奮勇趕來。群賊只知幾個強仇大敵

所居東山香粟村的道路，先還不知虎女所居之處和敵人強弱虛實，孔賊奉命先來送信。人本奸狡，未入山前途遇一人，乃是一個常



往山內收買藥材的客商，因懼怕西山惡霸凶威，東山路遠，不曾去過，膽大貪利，知道山中產有珍藥，以前只是常時偷偷入山，去

向土人收買

　　。後和鐵漢相識，照例每去都是先尋鐵漢商計，已有一年未來。早就聽說虎女許多奇跡，並不知道新近雙方發生爭鬥之事。一

個人翻山過嶺，冒了危險趕到兩山交界一看，鐵漢不在，西山那面的土人差不多都走光，剩下一些婦孺老弱。天已昏黑，沒有住

處，好容易尋到一個相識人家，想要投宿，那家只剩一個老婦和兩男女幼童，先不肯留，後經苦求方始答應。

　　那人見當地一個年輕男子都沒有，生了疑心，正想明日試著尋找鐵漢，收買藥材，不料兩山交界有人防守，發現有一生人翻山

而來，便命二人往探，內中一人恰是鐵漢，知其住在人家，處境危險，萬一惡奴走來看破，連主帶客均無倖免，忙將他引往東山境

內藏起。

　　雙方交往數年，本來情厚，鐵漢人又口直心快，知道那人也最痛恨巴賊和那手下惡奴，以前曾與相遇，不是逃走得快，過了境

邊，惡奴守著主人之命沒有追趕，幾乎被他擄去。就這樣還丟了一個衣包，好些珍藥，因此恨之入骨，提起必要咒罵。這時，輪值

防守邊界的正是秦氏弟兄和十多個勇士，為了夜深，每人分了一些酒肉，剛吃了半個醉，雙方越談越投機。

　　那人最喜追根問底，鐵漢口沒遮攔，又認為是大快人心之事，東山諸俠不知他與外人相識，偏又忘了招呼，便全說了出來，只

未提到雙方不久惡鬥一節。那人一聽這等厲害，東山路遠，險阻難行，鐵漢不令前往；西山境內遇見惡奴，不死也脫層皮。看神氣

珍藥已無從收買，自家彩掘到處都是危機，山中猛獸甚多，孤身一人也不濟事，天還未亮，便由鐵漢指引護送，冒了奇險攀援上

下，另外覓路翻山逃走。

　　回到龍尾壩常住之處，想起此來白受辛苦危險，毫無所得，滿肚皮的氣憤無從發洩，想在當地養息一日，起身回去。次日早

起，覺著偷雞不著蝕把米，以後恐還沒有指望，一時心煩，叫了兩杯早酒，天已中午，勾動昨夜怒火，正在咒罵，打算吃完起身。

恰巧孔賊和一同黨走過，聽人指名咒罵巴賊，心中一動，也裝酒客坐在旁邊，代會酒賬，借話套攏，推說也是藥客，以前吃過巴賊

的虧，已有數年未來，竟將鐵漢對那人所說的話全數探詢了去。

　　五惡等賊黨到齊之後，連商計了好幾天，本來定在重陽過後發難。這日因老賊婆倚老賣老，和那幾個著名的前輩兇人分庭抗禮

不算，對於五十以下的賊黨，不問對方什麼來歷，均以老前輩自居。除向五惡和有限幾個會劍術的凶僧惡道還肯盡情拉攏而外，餘

賊均不放在眼裡，辭色甚是驕狂，群賊俱都有氣，當面不說，背後對那幾個男女徒黨互相譏刺，嫌怨日深。

　　這時女賊門下徒子徒孫先後傷亡了十多個，連後面趕來的還有十一人。不怪乃師驕狂大甚，激動公憤，反覺賊黨勢利，欺人大

甚。先還不敢向師明告，隱在心裡，內一女賊徒當日早上聽群賊背後議論，說她師徒淫賊無恥，說她所練毒藥飛針如何厲害，為報

前仇，臥薪嚐膽已有多年，此來非手刃仇敵不可，話說得比誰都大，一直都在損兵折將，連屍首都未尋回一個。

　　如今打算勾結桐柏山五惡，借別人的威風壯自己的膽氣，已是丟人。實則心膽心寒，上來裝病，如今自說人已復原，還是守在

這裡空吹大氣，打算因人成事，挽回昔年虛名，真不要臉等語。賊徒熟透桃花醜無雙孫三妹人最淫賤刁狡，罵人的又是日前勾引不

成，反被對方嘲笑的兩個少年賊黨，觸動舊恨，越發怒極。

　　有心入內質問，又恐對方說話刻薄，揭發日前醜態，當眾丟人，心中恨毒，仗著女賊婆寵愛，前往哭訴。女賊婆蕭五姑因手下

徒黨都是相隨多年的能手，相繼傷亡，死了多半，並且來時那大聲威，主人當她祖宗一樣，何等尊敬，偏不爭氣，無緣無故忽在到

前片時之內病倒，雖疑有人暗算，當時粗心，又未發現形跡，吃了啞巴虧，還不能說。

　　每一想起，便自急怒交加，心生內愧，恨不能當時趕往東山尋仇拼命，無奈仇敵厲害，先去的人不論本領強弱，人數多少，一

入東山境內休想生還。形勢這樣厲害詭異，如何造次？只得強忍怒火，準備探明虛實再行下手。心中有病，惟恐賊黨看輕，表面裝

點架子，心實情虛。聞言當時羞慚成怒，正打算當眾發落一頓，就勢帶了門人與敵拼命。

　　還未開口，恰有一老賊與五惡說起，今日人全到齊，對頭久無動靜，好在敵人虛實業已知道幾分，地理走法也經商定，索性命

人挑戰，約期一斗。免得愉偷摸摸，勝敗都不光明，傷了人還要被人恥笑。原是無心之談，老賊婆卻認了真，當時吵將起來，雙方

幾乎翻臉。後由主人和為首諸賊勉強勸住，重又商計。

　　老賊婆越想越氣，便說：「你們只管訂約，我師徒不怕敵人恥笑，定要偷摸到底，不將仇敵人頭愉回我不是人！」

　　雙方越說越僵，最後打賭，改作雙管齊下。欺對方人少地廣力量分散，由老賊婆師徒和平日交厚的十多個老賊，共是三十餘

人，照孔賊所說途向三路人村，出其不意，能當時殺敵報仇自然是好，否則敵人也被絆住，決想不到後面還有大隊人馬，五惡等許

多能手均在其內。這樣裡應外合，必能一舉成功。

　　女賊婆因五惡兩不偏袒，口氣公平，業已答應，只在走時說了幾句氣話，致將方才和她鬥口的一伙剛成名不久的賊黨激怒，還

得罪了兩個異派中人，雙方又爭論了幾句，便明打賭：各帶一起人分頭下手，先到先算，勝者為強。巴賊五惡勸阻不聽，心想雙方

爭功必多出力，更可惑亂人心，分去敵人心神，便不再勸，反想乘機發難，作了中證，雙方議定各行其是，就到戰場也是各尋自己

對頭，兩不相顧。說好起身。

　　因知敵人必有埋伏，仗著地理天險常佔上風。行前並由五惡選了寸來個能手故意引逗，遇敵只守不攻，只退不進，引得對方全

神貫注正面來路，以便這兩起人各分三路，繞路前進，深入虎穴。五惡看好時機，突然大舉發難，帶了所有賊黨掩殺過去，幾面夾

攻，殺他一個雞犬不留。

　　用心甚是狠毒。女賊婆師徒一向心黑手辣，路上談起前事，越發恨毒。另一起賊黨以兩異派妖道。凶僧和一妖婦為首，本就議

定，不問勝敗，也放這班人不過。初意前去的人無一生還，敵人防禦定必周密，哪知一直繞到香粟村側面森林之內，快要分路，始

終未遇一人。冉恭等三賊奉命由村後秘徑掩人，一到先遇二虎，又見村中漆黑，靜得怕人，才知不妙，跟著又遇野兒，終於送了性

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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